五维视角下中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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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概念、流变、体系、特征、内容5个维度对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梳理和总结，初步探究和描述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总体情况。将科技服务业定义为围绕科技创新的过程，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知识技术手段向社会相关行业提供知识与技术服务，以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类组织或机构及其服务性活动的总和；科技服务业政策定义为政府为了促进和保障科技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在遵循产业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措施和手段，为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提供各种要素支持的法令、办法、制度、方案等。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发展经历了起步、从属和综合3个阶段，相关政策体系包含政策目标、政策层级、政策主体、政策结构4个维度，具有目的性、引导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特征，内容主要体现为深化政府对科技服务业的认知、完善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科技服务业的业务范围3个方面。进一步通过对国家和省级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科技创新与发展是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点任务，资源整合和利益调整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要工具。最后提出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要立足于国情选择和确定政策体系与政策措施，坚持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不断完善对科技服务业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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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y from a Fiv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Du Baogui, Chen 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progress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i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ies in China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in five dimensions: concept, flow,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which initially explor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ie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i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o establish the policy system and introduce policy measures, continuously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y, and help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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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science &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STSI）是科技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而孵化的产业，具有高度的知识密集性和科技赋能性，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支撑产业和重要标志。国外科技服务产业起步较早，时至今日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业已成为连接科技与经济的关键桥梁以及国民经济行业中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之一。与之相比，我国科技服务产业大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仍属于新兴业态，发展空间巨大。在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科技服务业政策（science &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policy，STSIP）是政府参与产业发展的手段和措施，在引导和扶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着显著的影响。未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体制的日益成熟，科技服务产业必将迎来一个更加可观的发展前景，政府还将在产业成长和崛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内部特征和发展脉络，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科技服务业政策支持体系非常有意义。
1  文献综述
科技服务业在我国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对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与崛起进行扶持。科技服务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而制定的战略、规划、法令等一系列措施，是政府意图的集中表现，是了解和分析政府科技服务业发展策略的重要依据。随着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科技服务业政策研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对科技服务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
（1）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如，吴丹等[1]通过构建四维普适政策体系分析框架，研究了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状况，并提出优化广东省科技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思路；陈岩峰等[2]认为广东省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应形成横向、纵向、时序和结构四维度政策支持体系；苏朝晖[3]和黄丽萍[4]通过对福建省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分析，提出6条旨在促进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2）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如，宁凌等[5]认为，日本、美国和英国3国的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体系类型分别是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多元混合型；刘亮等[6]认为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的政策对象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目标在于提高科技服务业的行业质量和发展水平；张玉强等[7]通过构建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的3个理论框架，从内容（激励）、对象（科技服务业）和形式（政策）三维视角实现对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的透视和分析；贾宝林等[8]在分析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状况后，找到了科技服务业政策激励效果的影响因素；张玉强等[9]提出要以发挥政府激励和市场激励的双重效应为原则，通过结合市场与非市场的政策手段优化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运用渐进完善的方式促进相关政策向需求型转变；宁凌等[10]进一步指出要构建需求导向的激励政策。
（3）科技服务业政策模式。钟小平[11]认为从国内外实践中可以汲取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实现政策设计的方式转变；【问题人物不作报道】如，张胜等[12]利用政策地图方法，对科技服务业相关利益群体及相关利益活动进行识别，提出了科技服务业政策设计思路。
[bookmark: OLE_LINK84]（4）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学者从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整体特征、科技服务业政策评价、科技服务业分支政策等角度进行研究，如张骁等[13]通过对2006－2016年我国227份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文本挖掘分析，总结出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发展过程和特点；陈娜等[14]研究提出了一套评估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指标体系，从3个维度（实施过程、执行效果、目标任务）的7个层面对山东省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邹弈星等[15]将研究视域聚焦到农业科技服务业政策，提出要从加大经费投入、整合服务资源、注重培育服务主体、推动行业均衡发展和加强人才培养等5个方面改进政策。
得益于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坚实的产业根基，欧美学术界对科技服务业政策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例如，Viljamaa等[16]以芬兰的政策设置为例研究了公共政策对科技服务业的影响，最后验证了政策对科技服务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影响；Choi[17]通过分析汉城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科技服务产业的技术创新需要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和空间政策；Ciriaci等[18]在考察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科技服务业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后，认为加强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联系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点。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服务业政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跳脱不了“问题—政策”的思路【本研究的思路是什么？】，且研究成果具有碎片化特征，从宏观和整体层面对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认识和分析不足。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宏观层面，从概念界定、流变过程、体系构成、特征描述、内容分析5个视角，尝试对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整体上的分析和阐述。
2  五维视角下中国科技服务业政策分析
[bookmark: _Toc44430822]2.1  概念界定
[bookmark: _Toc44430823]2.1.1 科技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既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是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性产业，是将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业紧密结合的产业形态，具有密集化的人才智力、极高的科技含量、极大的产业附加值、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等特点[19]。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科技服务业的意义和价值具有高度的认同，然而在其概念界定上仍没有统一和权威的结论。目前，国内外对科技服务业的称谓和定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称谓来看，国外一些国家和组织机构，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科技服务业称为知识密集型产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或者知识服务业（knowledge service industry）。“科技服务业”是我国特有的称谓，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原国家科委颁布的政策文件中。从定义来看，目前国外学者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知识的生命过程，从知识的产生、传播扩散、转移转化、效益生成、知识迭代与再创造等方面组合而成的产业，并强调私营部门在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国内学者习惯从服务业的角度定位科技服务业，将科技服务业置于服务业的大范畴下进行研究，强调科技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功能，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重视政府在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科技服务业是我国语境下的产业形态，其发展的目标和路径需要符合我国发展实际，对科技服务业的概念理解也应立足于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实际。基于此，本研究对科技服务业的概念作出以下界定：科技服务业是指围绕科技创新的过程，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知识技术手段向社会相关行业提供知识与技术服务，以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类组织或机构及其服务性活动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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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产业政策，因此理解科技服务业政策应首先明晰产业政策的概念。下河边淳等[20]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通过保护、限制、支持和改善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所有产业的生产和经营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目的的政策的总称。小宫隆太郎[21]认为，产业政策不仅包括政府关于不同产业间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还包括政府调整产业内部结构的政策。苏东水[22]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根据总体和战略原则积极干预产业活动的各项政策的总和。刘吉发[23]认为，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充分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产业发展规律为发展本国经济而制定的政策体系。韩乾等[24]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些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干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政策总和。Rodrik [25]认为，产业政策是刺激特定经济活动并促进结构变革的政策。
基于产业政策的概念，本研究将科技服务业政策定义为：政府为了促进和保障科技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在遵循产业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措施和手段，为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提供各种要素支持的法令、办法、制度、方案等。
[bookmark: _Toc44430833]2.2  科技服务业政策流变过程
原国家科委于1992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项中央层面的科技服务业政策——《关于加速发展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开始纳入了国家战略体系。自此以后，我国科技服务业获得快速发展，科技服务业政策相继出台，初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相对完备的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结合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实践以及相关政策节点，可以将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92－2006年）。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科技服务业尚属于新兴事物，科技服务业政策成为我国发展和壮大第三产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所需。但是，此时科技服务业的行业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包括科技咨询、科技信息、技术服务，有关行业禁令开始解封和放开，科技服务业政策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国家明确允许和支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26]。
（2）从属阶段（2007－2013年）。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展服务业是巩固第三产业地位、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2007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政策目标，并将发展科技服务业作为优化我国现代服务业行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具体措施。因此，在这一阶段，科技服务业政策从属于服务业政策，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于服务业政策体系之中。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技术服务业重点领域，将科技服务业的业务范围进行了界定和延展，增加了从原始研发、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到知识产权等过程的服务以及其他一些服务事项，初步勾画出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基本轮廓，科技服务业也开始出现逐步从服务业分离的趋势。
（3）综合阶段（2014年至今）。 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成为这一阶段的起始节点，该项政策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出台的首部专门针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国家政策，对新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这表明发展科技服务业已经不再简单从属于服务业的发展战略，而是被单独罗列出来进行综合性、全面性、具体性的政策设计与制定。同时，在这项政策的引导下，各部委、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致力于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发展规划，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进入了专业化、精细化阶段。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5）》，将科技服务业划分为七大类24个中类和69个小类；《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8）》又将此分类结构修订为七大类24个中类和88个小类。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了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即规模化、国际化、网络化、专业化，标志着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进入了专业化阶段。
[bookmark: _Toc44430825]2.3  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构成
依据我国的政府架构和政策实践，本研究认为，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应包含政策目标、政策层级、政策主体、政策结构等4个维度的内容，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在政策目标方面，科技服务业政策重点围绕科技服务业的市场化、专业化、网络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进行体系构建。市场化是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专业化是将科技服务业从其他产业剥离出来，突出科技服务业的行业功能与地位，形成独立的产业领域；网络化是指推动科技服务业集群化，形成特色的产业集聚区；规模化是指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应；国际化是指支持科技服务企业走出去，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拓展产业市场。在政策层级方面，存在着上层政策、中层政策、下层政策3个层级。上层政策属于国家政策，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指挥棒”的功能；中层政策属于省（区、市）级政策，直接承接国家政策，并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部署国家政策的执行任务；下层政策属于县级及县级以下政策，具体负责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执行与操作。在政策主体方面，坚持相应级别的党委、政府的领导，由科技、教育、人力资源、财政、税收、金融等部门统筹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在政策结构方面，形成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其他地方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等一整套完善的政策结构，丰富科技服务业的政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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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框架

2.4  科技服务业政策特征描述
（1）目的性。科技服务业政策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从属于政府特定的产业战略规划。科技服务业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推动科技服务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在产业规模、服务模式、服务质量、服务能力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实现产业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间接目的体现在科技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和“加速剂”功能，即扩大服务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引导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下，产业政策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发展产业需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和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不再只依靠政府的包揽包办，但是也不能完全抛弃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应兼顾市场和政府两者的积极作用。科技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产业活跃性强，创新性是科技服务业的重要特征，因而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会抑制科技服务业的活力，不利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引导性应大于管制性，即政府主要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的目标及方向、步骤，引导科技服务业发展。
（3）多样性。科技服务业的多样性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理解：第一，政策类型多样。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依据不同的政策目的、战略规划、产业需求，出台类型多样的政策，如法律、规章、中远期规划、意见、办法、方案、细则等，每种政策类型具有特有的政策力度和功能作用。第二，政策主体多样。科技服务业主管部门通过采用联合发文的形式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协商，增强政策协同性与认同感。第三，政策来源多样。从政策出台的驱动力来看，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制订模式大致存在着压力型、创新型、模仿型等3种基本形态。
（4）整体性。从整体性来看，科技服务业政策是一种包含着若干政策工具和不同分支政策的政策系统。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合理的工具结构及全面的工具类型是科技服务业政策优化的重要路径。分支政策是科技服务业政策中被细化的配套政策，即在土地、财税、人才、技术、服务等方面支撑科技服务业，这些配套政策需要合理配置到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同时需要来自掌握不同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部门及组织共同配合。
[bookmark: _Toc44430832]2.5  科技服务业政策内容分析
作为迄今为止我国最为全面的国家科技服务业专项政策，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若干意见》在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战略引导和路线规划。《若干意见》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深化了政府对科技服务业本身的认知。首先，总结了科技服务业的特点，包括高科技含量、高产业附加值、强大辐射带动作用、密集的人才智力等，这对于科技服务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其次，特别强调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实现科技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提出推动形成科技服务业的集群效应，在科技服务业的产业过程中（包括示范、应用、推广）增加充足的政策供给。第二，完善了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首先，通过梳理和描述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提出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四化”，即专业化、网络化、规模化、国际化，基本形成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体系；其次，从坚持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市场导向、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科技服务业发展需要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后，提出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即在服务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平、国际竞争力、品牌知名度、新型业态、产业集群、产业规模等方面实现大幅度飞跃和提升。此外，《若干意见》要求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完善的政策执行机制，同时因地制宜制定细化的政策措施，推进科技服务业政策落实。第三，明确了科技服务业的业务范围。《若干意见》将我国科技服务业划分1个综合科技服务和8个专业科技服务，实现了对科技服务业的领域细分，为科技服务业的分类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若干意见》作为政府颁布的综合性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一方面需要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严格遵照执行，另一方面对上述政策主体的政策制定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
自从《若干意见》颁布以后，我国省、区、市等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根据这一文件出台了适用于本区域的科技服务业政策举措，形成了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的“1+N”模式（即1部《若干意见》+N个地方政府科技服务业政策方案）。为了总结和了解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特点，本研究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通过政府官网、百度搜索、北大法库、北大法意等渠道，尽可能查找和收集地方政府科技服务业政策，并排除通知、公告、函等规范性文本，保证政策文本的普适性。由于受到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最终收集得到了26个省级政府、6个地市级政府共35项科技服务业政策，加上《若干意见》，一共36项央地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
第二步，将36项政策文本转换到同一个txt文档中。
第三步，将txt文档输入到ROST CM6软件中，使用该软件的分词功能对政策文本进行初次分词；根据分词的效果和科技服务业专用名词对软件嵌套的分词自定义词表进行词语补充，然后对政策文档二次分词。依此循环，不断优化分词的效果。
第四步，使用ROST CM6软件中的词频分析功能对分词后的文档进行词频统计，得到每个政策词语出现的次数。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科技服务业内容，在完成词频统计后，对一些意义不大的干扰词进行删除，并有选择性地对部分关键词语进行呈现，最终得到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高频词表（见表1）。
第五步，使用ROST CM6软件的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对政策文档进行高频词和行特征【确认无误】提取，并启用软件中嵌套的NetDraw工具生成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高频词的网络分布图（见图2）。
从表1可以看出，“科技”“发展”“科技服务业”“科技服务”“技术”“创新”等词汇出现频次较高，是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中的关键高频词。
【表内高频词排列方式不对，应按纵向依次从左栏到右栏排列】
                                表1  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主要高频词统计                              单位：次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科技
	1 523
	发展
	1 510
	科技服务业
	1 077
	科技服务
	1 017

	技术
	942
	创新
	770
	建设
	768
	平台
	496

	孵化
	470
	资源
	402
	国家
	400
	知识产权
	338

	创业
	316
	社会
	304
	单位
	299
	投资
	275

	政策
	266
	科技创新
	257
	研究
	249
	经济
	238

	人才
	228
	科普
	218
	转化
	214
	技术转移
	187

	金融
	185
	改革
	179
	高校
	176
	科研
	176

	标准
	174
	科技成果
	173
	资金
	161
	教育
	154

	数据
	148
	共享
	144
	检验检测
	144
	高新技术
	140

	科研院所
	139
	新型
	130
	互联网
	129
	试点
	126

	大学
	125
	知识产权服务
	124
	检验检测认证
	124
	创新创业
	119

	实验
	119
	竞争
	117
	工业
	112
	制度
	108

	科学
	103
	人员
	103
	资本
	102
	评估
	101

	科技金融服务
	94
	科技金融
	92
	技术交易
	74
	技术创新
	72

	创业孵化
	69
	科技咨询
	68
	技术转移服务
	62
	科技咨询服务
	60

	创业孵化服务
	47
	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46
	综合科技服务
	40
	科学技术普及服务
	16



由图2可见，“发展”和“科技”的节点最大，其周围的连线最为密集，反映了这两个高频词在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发展”和“科技”之间的连线非常粗，说明这两个高频词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结合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目标，可以认为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是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使命；“创新”“建设”“技术”的节点较大，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次核心词，分别反映出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点与导向；而作为科技服务业政策主题词的“科技服务业”在语义网络图中的节点较小，且与“发展”的连线最粗，这两个高频词的联系最为紧密，说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发展科技服务业的迫切需求。此外，在语义网络图的外围还分布着“社会”“国家”“单位”等节点很小的高频词，这些高频词对其他高频词具有解释作用。
[image: ]
图2  中国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高频词及其网络分布

综上，将所得高频词放回政策原文语境中理解，可以将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内容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
（1）科技创新与发展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一方面，科技服务业是科技创新的支撑性、服务性产业，对于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创新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具有必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科技服务业服务和从属于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科技服务业政策始终贯穿着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导向，是科技政策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2）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的政策重点。近年来，我国科技服务业虽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服务内容、服务规模、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等方面有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仍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各项基础设施和配套管理制度尚不完备，所以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科技服务领域的新基建将是当前各级政府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3）技术创新是驱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和提升科技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又一政策重点。科技服务业的核心服务或者产品就是技术与知识，技术创新和知识发现是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两大支点，因此，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对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资源整合和利益调整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载体是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服务机构或组织，因此需要加大对科技服务机构或组织的政策支持和激励；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加紧制定科技服务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技能认定办法，大力培养高水平的科技服务专业人才，采取多种方式激发科技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bookmark: OLE_LINK166]3  结论
本文从概念、流变、体系、特征、内容5个维度对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初步探究和描述了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基本情况。科技服务业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政策，依托政府的公共权力为科技服务企业或组织在生存、成长、壮大等发展过程中提供所需的政策环境和要素资源，是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历程，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走过了起步、从属、综合3个阶段，未来还应走上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政策目标、政策层级、政策主体、政策结构4个维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服务业政策体系，具有显著的目的性、引导性、多样性、整体性。通过对国家和省级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看出科技创新与发展是我国科技服务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点任务，资源整合和利益调整是科技服务业政策的重要工具。
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展，科技服务产业对经济的撬动作用日益明显，当然也还面临着诸如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缺少行业龙头企业等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支持，也需要政策体系的不断优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的科技服务业政策应立足于具体国情选择和确定政策体系与政策措施，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我国科技服务产业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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